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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阿富汗犹太人

———兼谈阿富汗犹太人入华的可能性∗

莫玉梅∗∗

阿富汗犹太人至今在国内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但阿富汗却是

犹太人向东流散的主要地区之一.«圣经􀅰旧约»、出土的碑文、图德拉

的本杰明的游记等,为古代阿富汗犹太人的存在提供了证据.犹太人

定居于阿富汗的主要商业城市,积极参与丝路贸易,与统治者交好,为
其稳定和平的定居生活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很有可能是开封犹太人

的来源之一.

阿富汗是古代东西方贸易与军事要道,一度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 游

牧文明、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甚至中国文化都曾在这里发出璀璨的光

芒,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赞誉阿富汗为“文明的十字路口”. 古代贯通东

西的丝绸之路也经过阿富汗,使之成为中亚贸易网络的重要中心地区之一. 隋

朝裴矩的«西域图记»云:“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有三道,各有襟带􀆺􀆺其南道

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唱磐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

婆罗门,达于西海.” 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等几个古国大部或全部在今阿富

汗境内,而它们都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关键节点. 公元９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８２０~９１２)在«道里邦国志»中记载的一条拉唐犹太商人的

路线也经过阿富汗北部地区,如巴尔赫(中国古籍上称之为“巴里黑”,今阿富汗

马扎里沙里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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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丝绸之路上的犹太商人与跨生态交流(６~１５世纪)”(１７BSS０１６)、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犹 太 通 史” (１５ZDB０６０)和 青 岛 市 社 科 规 划 项 目 “近 代 青 岛 文 化 中 的 外 来 因

素———以青岛犹太人为例”(QDSKL１７０１１４３)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统一国家阿富汗始于１７４７年艾哈迈德

建立的杜兰尼王朝,本文借用这一国家名称来指称古代和中世纪以现在的阿富汗为中心的中亚地区,该

区域大于现代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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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实施,作为核心地带的中亚成为世人关注的

焦点,新的“中亚观”逐渐形成,有关中亚的研究方兴未艾. 众所周知,犹太人精

于商贸之道,自圣经时代便与周边国家有贸易往来,如推罗、以东、俄斐等. 大流

散时期的犹太人在失去家国后不少人以商业立身,在丝绸之路开通后与其他商

业族群一样,从事着收益巨大的丝路贸易. 据记载,波斯帝国时期的少数犹太商

人已经与更远的东方有过交易,如从中国进口丝绸,从印度进口各种其他的奢侈

品.① 流散至阿富汗的犹太人更是具有地利之便,身处丝路南道中枢,在往来络

绎不绝的商旅中成长为中亚丝路商贸的重要力量. 对阿富汗犹太人的研究将有

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中亚地区在中世纪时期发生的民族迁徙、碰撞与融合以及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一、阿富汗犹太人的起源

据«圣经»记载,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出生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市吾珥,
大约公元前１８００年带着家人和财产迁往迦南. 三代后,族长雅各带领族人入埃

及以避饥荒. 约４００年后,先知摩西带着犹太人逃脱埃及的奴役,再次回到迦

南. 此后,犹太人一直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历经士师时代、统一王国时期和王

国分裂时期. 公元前７２２年,亚述人入侵北国以色列,于公元前７１９年攻占北国

首都撒马利亚,以色列灭亡. 为了巩固统治,亚述人将以色列王国的犹太人分散

到亚述帝国各地. 这是犹太人历史上的第一次向东迁移. 被分散到亚述各地

后,部分犹太人从散居地迁往其他国家或地区,印度孟买的“以色列之子”犹太人

就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这些被分散的犹太人.② 罗马历史学家阿利安(Arrian)
提出,亚述人在公元前８世纪征服了伊朗的大部分地区,并可能远达阿富汗南部

的坎大哈.③ 那么,被分散的犹太人中也可能有人在这个时期或随后进入被征

服的阿富汗地区.
在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统治时期(约公元前５５９年~前５３０年),帝国疆域

的东部和东北部已至印度河流域和阿姆河流域,包括巴克特里亚、赫拉特、喀布

尔、坎大哈和贾拉拉巴德等地在内的阿富汗全境几乎都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

①

②

③

SolomonGrayzel,A HistoryoftheJews,Philadelphia: The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of
America,１９４７,p．２２７．

SchifraStrizower,ExoticJewishCommunities,London& NewYork:ThomasYoseloff,１９６２,p．４９．
参见[阿]沙伊 斯 塔 􀅰 瓦 哈 卜、巴 里 􀅰 扬 格 曼: «阿 富 汗 史»,杨 军、马 旭 俊 译,东 方 出 版 中 心

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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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帝国对犹太人实行宽容政策,犹太人享有社会和宗教自治,因而大多数被巴

比伦人掳掠而来的犹太人愿意留居巴比伦,而不是返回巴勒斯坦. 人口的自然

繁衍和从巴勒斯坦及其他地区源源不断迁入的移民,使犹太人很快遍布整个波

斯. «以斯帖记»记载,波斯王薛西斯一世曾下谕“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并
犹大人的文字方言写􀆺􀆺传给那从印度直到古实一百二十七省的犹大人”①,说

明犹太人的足迹早在波斯帝国统治早期已经到达包括印度北部和阿富汗在内的

中亚地区. 此外,人类学研究表明,与阿富汗犹太人在生理特征上关系最近的是

波斯犹太人,而且阿富汗犹太人的语言是一种波斯方言.② 这也证明犹太人极

有可能在波斯帝国时期已经定居阿富汗,或者阿富汗犹太人源自波斯.
塞琉古王国时期(公元前３１２年~前６４年),其统治疆域在极盛时期将锡尔

河以南的帕提亚、索格狄亚那和巴克特里亚等地囊括在内. 占领这些地方后(公

元前３１２年~前３世纪中叶),塞琉古统治者实行殖民政策,“大置移民,兴建军

事性的城堡”③. 后来,这个时期修筑的许多城堡大多成为中亚著名的商业中

心. 塞琉古各君主实行较为宽容的民族宗教政策,治下的犹太人生活安定和平,
直到安条克四世统治时期(公元前１７５~前１６４年)镇压犹太教事件发生. 因

此,在早期殖民中亚的过程中,犹太人有可能随之而来,在阿富汗北部与西北部

地区定居下来.
波斯萨珊王朝(２２４~６５１年)大体上继续推行波斯帝国时期的宽容政策,鼓

励犹太人在波斯定居,因为他们带来了手工业技术和经营生意的方法.④ 在沙

普尔一世(２４０~２７２年在位)当政时期,８．６万户犹太人从亚美尼亚移入波斯腹

地,主要聚居在伊斯法罕和苏萨.⑤ 到５００年,波斯犹太人口已达２００万.⑥ 犹

太人主要聚 居 在 巴 比 伦 尼 亚,泰 西 封、伊 斯 法 罕、苏 萨、蓬 贝 迪 塔、尼 西 比 斯

(Nisibis)、巴士拉等城市都是重要的犹太聚居地. 伊斯法罕现存最早的记录就

是一块１３０年的希伯来文碑记.⑦ 有些城市完全犹太化,如幼发拉底河畔的古

城尼哈底亚(Nehardea),被称为“巴比伦的耶路撒冷”. 一些边远城市也出现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以斯帖记»８:９.

ErichBrauer,“TheJewsofAfghanistan:AnAnthropologicalReport,”JewishSocialStudies,

Vol．４,No．２,１９４２,p．１２１．
孟凡人:«丝绸之路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５页.
参见[以]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１５页.

S．W．Baron,ASocialandReligiousHistoryoftheJews,Vol．XVIII,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３,p．２９７．

SolomonGrayzel,AHistoryoftheJews,p．２２７．
MehrdadAmanat,JewishIdentityinIran:ResistanceandConversiontoIslamandtheBaha􀆳I

Faith,London:I．B．Tauris& Co．Ltd．,p．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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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社区, 如 阿 马 迪 亚、 霍 伊 (Khoi)、 斯 拉 马 斯 (Slamas)、 大 不 里 士、 马 拉 盖

(Maragha)、杜拉欧罗巴(DuraＧEuropos)、加兹尼等. ５世纪时加兹尼出现犹太

社区①,说明犹太人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已经定居于阿富汗.

二、阿富汗犹太人的考古发现

尽管犹太人定居阿富汗的时间很早,但由于犹太人口数量不多,或者由于犹

太人逐渐地方化,阿富汗犹太人自近代以来一直未见于史书,一直没有引起人们

的关注. 但是,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起,阿富汗境内陆续发现刻着希伯来文或犹

太—波斯文的石碑,为阿富汗犹太人的存在提供了切实而丰富的证据.

１９４６年,有人在古尔(阿富汗赫尔曼德山谷与赫拉特之间的山区)偶然发现

了一块刻着犹太—波斯文的墓碑,很快这方墓碑被带到喀布尔. 法国学者杜邦Ｇ
萨默(DupontＧSommer)首次将碑文发表出来,将墓碑断代为公元７４９年. 但他

错将碑文文字判断为希伯来文字,因此他的释读中存在很多误读.② 随后,牛津

大学的斯特恩教授(S．M．Stern)和加州大学的费希尔教授(WalterJ．Fischel)先

后解读了这一碑文. 斯特恩根据碑文认定其主人为 ElīshaB．MōsheJoseph,但

没有断 代; 费 希 尔 推 断 碑 文 的 年 代 为 １１９８ 年③,与 杜 邦Ｇ萨 默 的 断 代 相 差

４４９年.

１９５６年,第二块犹太—波斯文石碑在坦格􀅰阿兆(TangＧiAzao,赫拉特以东

２００公里处)被发现,但不是墓碑. 石碑内容为加州大学的亨宁教授 (W．B．
Henning)所解读. 他认为,石碑上刻着雕刻文字的人的名字,即“亚伯拉罕的儿

子(sonofAbraham)”“扎切里􀅰b􀅰撒母耳(Zacharyb．Smi‘īl)”和 “撒母耳􀅰

b􀅰拉米什(Smi‘īlb．Rāmish)”,三人都来自一个叫“Kōban”④的地方,石碑的断

代为７５２年或７５３年.⑤ 这一断代倒是与杜邦Ｇ萨默对第一块墓碑的断代接近.
如果亨宁的推断正确,这一石碑将是最古老的犹太—波斯文文献.

１９５７年８月,法国阿富汗考古代表团成员马里克(M．AndréMaricq)在哈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林梅村:«犹太入华考»,«文物»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WalterJ．Fischel,“TheRediscoveryoftheMedievalJewishCommunityatFīrūzkūhinCentral
Afghanistān,”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Vol．８５,No．２,１９６５,p．１５０．

WalterJ．Fischel,“TheRediscoveryoftheMedievalJewishCommunityatFīrūzkūhinCentral
Afghanistān,”p．１５０．

希腊人称喀布尔河为“Kōphēn”,所以 Kōban有可能是喀布尔或在其附近.

WalterJ．Fischel,“TheRediscoveryoftheMedievalJewishCommunityatFīrūzkūhinCentral
Afghanistān,”p．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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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河谷(古尔的中心地区)的贾姆村(Jām)发现了一座古尔王朝时期(１１４８~
１２１５)的伊斯兰教宣礼塔,该塔为古尔苏丹古亚苏丁􀅰穆罕默德􀅰伊本􀅰萨姆

(１１６３~１２０３)所建. 随后,数支欧洲考古队在此展开发掘工作. １９６２年,意大

利阿富汗考古代表团成员布鲁诺(M．A．Bruno)在贾姆村发掘现场以南１公里

处发现了一块石碑,然后在离这块石头不远处发现其他三块石碑. 四块石碑上

面都刻着希伯来文字,跟随后两年里发现的１６块石碑一起存放在喀布尔博物

馆. 经考察,这些石碑都是墓碑,碑上的希伯来文字说明它们是犹太人的墓碑;
这些墓碑都在贾姆村附近发现,充分证实在此曾经有一个犹太人的墓地. 法国

东方学家加斯顿􀅰维特(GastonWiet)考察了贾姆宣礼塔后指出,贾姆村及其周

边就是古尔王朝设防城市菲鲁兹库(Fīrūzkūh)所在地.① 贾姆村附近发现的这

些早期墓碑表明古尔王朝时期菲鲁兹库存在一个犹太社区.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后期到２１世纪初,贾姆村附近地区发现的墓碑越来越多,

截至２０１０年,已达７４块.② 墓碑的数量清楚地表明菲鲁库兹的犹太社区规模

并不小. 不少西方学者就墓碑碑文内容、碑文字体、墓碑断代等开展了许多研究

工作,如格拉多􀅰尼奥里(GherardoGnoli)、尤金􀅰拉普(EugenRapp)、肖尔􀅰
谢克德(ShaulShaked)、埃里克􀅰亨特(EricC．D．Hunter)等. 贾姆村发现的墓

碑断代在１１~１３世纪③,也有人认为最先发现的那１９块墓碑属于１２~１４世

纪④. 下面以几块墓碑为例来看看墓碑碑文内容.⑤ 第一方墓碑两端有毁损,碑

文仅余１行:
金匠,(日期),星期六,１５日􀆺􀆺

第二方墓碑也有毁损,残余文字有３行:
摩西之子鲁沙尼死了,天堂的祝福

安息日的第二天,１４７４年

亚达月２０日

碑文上的年代为塞琉古王国纪年,即为公元１１６３年. 第三方墓碑两面都有

字,保存较为完好. 正面两行:
艾萨克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雅各布

①

②

③

④

⑤

WalterJ．Fischel,“TheRediscoveryoftheMedievalJewishCommunityatFīrūzkūhinCentral
Afghanistān,”p．１５１．

EricC．D．Hunter, “HebrewＧscripttombstonesfrom Jām,Afghanistan,”Journalof Jewish
Studies,Vol．lxi,No．１,２０１０,p．７４．

R．PinderＧWilson,“GhaznavidandGhūridMinarets,”Iran,Vol．２９,２００１,p．１８０．
参见林梅村:«犹太人入华考»,«人物»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几块墓碑碑文皆选自:EricC．D．Hunter,“HebrewＧscripttombstonesfromJām,Afghan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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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强壮者”
反面１行:

１４５９年

这一年代也为塞琉古王朝纪年,即公元１１４８年. 第四方墓碑毁损十分严

重,只余１行文字:
(?)大卫的儿子

第五方墓碑发现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尼奥里和拉普考释时碑文尚完整,但
墓碑的左右两端现已毁损严重. 完整碑文如下:

１４８４年伊亚尔月２０日,摩西的儿子

萨赫尔已经去了天堂,
他的灵魂永存,阿门.

１４８４年为塞琉古王朝纪年,即公元１１７３年. 从上述碑文来看,内容大多为

逝者姓名和死亡日期. 有的记载了逝者的职业,如第一方墓碑;有的还有逝者的

绰号,如第三方墓碑. 第二、三、五方墓碑上有明确的死亡时间,都在１２世纪中

后期,正是古尔王朝的鼎盛时期.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墓碑碑文虽然用希

伯来文书写,但借用了许多波斯词语①,再次表明阿富汗犹太人来自波斯. 不

过,墓碑碑文上采用的塞琉古王国纪年却说明菲鲁兹库犹太人极有可能是在塞

琉古王朝统治时期定居于此的.②

三、阿富汗犹太人与丝路贸易

根据上述考古发现,赫拉特与喀布尔之间的古尔地区在中世纪时期出现过

规模不小的犹太社区,如上面提到的曾经的古尔王朝都城菲鲁库兹. 有史家遍

寻中世纪时期的穆斯林史料,从一鳞半爪中推断出阿富汗的迈马纳、喀布尔、坎

大哈、巴尔赫(今马扎里沙里夫)、加兹尼等城市出现过犹太居住区.③ ２０世纪中

期阿富汗犹太人的主要聚居地为赫拉特、喀布尔和巴尔赫④,可以佐证这些城市

自古以来便是犹太定居地. 从这些城市的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分布在阿富汗的

①

②

③

④

EricC．D．Hunter,“HebrewＧscripttombstonesfromJām,Afghanistan,”p．８３．
亨特将三方墓碑碑文中的年份１４７４年、１４５９年和１４８４年认定为塞琉古王国纪年,推断出公元

纪年分别为１１６３年、１１４８年和１１７３年. 但是,塞琉古王国纪年是以其王国建国的公元前３１２年为纪元

元年,按照这个纪年方式,亨特的年代推断似乎有问题.

WalterJ．Fischel,“TheRediscoveryoftheMedievalJewishCommunityatFīrūzkūhinCentral
Afghanistān,”p．１５３．

ErichBrauer,“TheJewsofAfghanistan:AnAnthropologicalReport,”p．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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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与西北部地区和古代属于北印度范围的领土上,皆处于中亚重要的商道

之上.
费希尔认为,菲鲁库兹犹太人主要以商业贸易为生,并且为古尔王朝的苏丹

们提供服务.① 这一推断与各流散地的犹太人生活状况极为符合. 流散中的犹

太人失去国家的政治庇护,不得不与所在地的统治者交好,为其提供服务来获得

生存权. 在墨洛温和加洛林时期,犹太人几乎垄断了宫廷商人一职,被称为“宫

廷犹太人”(courtJews). 在波斯帝国与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犹太人与统治者的

关系极好,不时有犹太女子嫁入王室,如«以斯帖记»中的以斯帖做了波斯王薛西

斯一世(«圣经»中称之为亚哈随鲁王)的王后;萨珊王伊嗣俟一世(３９９~４２０)娶

了犹太流放者领袖的女儿肖珊(ShoshanＧdokht)为妻.② 亨特也认为菲鲁库兹

犹太人极有可能从事贸易.③ １０世纪,古尔山区成为中亚市场上奴隶的主要提

供地.④ １１世纪,古尔仍然在为赫拉特和锡斯坦的市场提供奴隶.⑤ 既然奴隶

由古尔地区主产,那么这里的犹太人极有可能参与了奴隶贸易. 品达Ｇ威尔逊提

出,菲 鲁 库 兹 犹 太 人 以 贸 易 为 生,也 会 从 事 包 括 奢 侈 品 在 内 的 其 他 商 品 的

买卖.⑥

１１６９年,中世纪著名犹太旅行家图德拉的本杰明从西班牙北部的纳瓦尔王

国的图德拉出发,游历了欧亚非三洲,历时３年. 他留下了一部史料极为丰富的

游记,成为后世学者研究中世纪犹太人的重要文献. 本杰明的全名为本杰明􀅰
本􀅰约拿(BenjaminBenJonah),是一位犹太拉比兼商人,所以他极为关注所到

各地的犹太教职人员和商贸的情况. 在游记中,他提到伊朗与中亚地区的主要

城市中都存在犹太社区且规模很大,如哈马丹(３万人)、泰百里斯坦(４０００人)、
伊斯法罕(１．５万人)、设拉子(有时称为“法尔斯”,１万人)、加兹尼(８万人)、撒

马尔罕(５万人).⑦ 加兹尼地处喀布尔和坎大哈之间,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WalterJ．Fischel,“TheRediscoveryoftheMedievalJewishCommunityatFīrūzkūhinCentral
Afghanistān,”pp．１４８Ｇ１４９．

MehrdadAmanat,JewishIdentityinIran:ResistanceandConversiontoIslamandtheBaha􀆳I
Faith,p．１９．

EricC．D．Hunter,“HebrewＧscripttombstonesfromJām,Afghanistan,”p．８２．
W．Barthold,TurkestanDowntotheMongolInvasion,London:Gibb MemorialTrust,１９７７,

pp．２３５Ｇ２３６．
C．E．Bosworth, “TheEarlyIslamicHistoryofGhūr,”CentralAsiaticJournal,１９６１,Vol．６,

pp．１１６Ｇ１３３．
R．PinderＧWilson,“GhaznavidandGhūridMinarets,”p．１８０．
TheItineraryofBenjaminofTudela:TravelsintheMiddleAges,ColdSpring:Nightingale

Resources,２００５,pp．１１３Ｇ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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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尼王朝(９６２~１１８６)的都城. 在中国史书上,加兹尼有不同称呼,如«汉书􀅰西

域传»称之为“乌戈山离”,«北史»称为“伽色尼”,«隋书􀅰西域传»称为“漕国”,
«大唐西域记»则称为“漕矩咤”. 著名文字学家赵衍荪在«白文»一文中提到,
哒人在公元５世纪末占据喀布尔至坎大哈的大片土地,称之为“Jawada”,意为

“犹太”①,表明犹太人在这个时期已定居于加兹尼地区. 根据图德拉的本杰明

的描述,加兹尼有８万犹太人,“是一座商业重镇,来自不同国家、操着不同语言

的商人带着各自的货物汇集于此”②. 这说明１２世纪后半期的加兹尼有一个大

规模的犹太社区,８万犹太人不可能一下子出现,肯定经过长时间的移民和繁

衍,从而可以推断犹太人定居加兹尼由来已久. 由于此地商业繁荣,加上犹太民

族的商业传统,不少犹太人必然以商业为生. 实际上,早在萨曼王朝时期(８７４~
９９９),加兹尼已经是一个富饶的商业中心,河中和呼罗珊地区与印度的贸易主要

通过它来完成,其居民在与印度人的贸易中发财致富.③

四、阿富汗犹太人入华的可能性

中国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但对西来的商人来说却是终点,繁荣的隋、唐、宋三

朝吸引着无数人前来,包括犹太人. 古代中国的许多地区曾出现过犹太人,如于

阗、敦煌、广州、杭州、泉州、明州、扬州、宁夏、北京、开封、洛阳等④,或多或少有

些相关的历史遗迹、文物或史书记载为证. 出现却不等于长期居留,唯有开封犹

太人例外. 犹太人是以集体的形式来到开封的,约１０００人,有７０姓.
目前,国内学者大致同意犹太人在宋代定居于开封,但对他们来开封的具体

时间有着 不 同 的 意 见. 陈 长 琦、魏 千 志 等 人 认 为 犹 太 人 到 达 开 封 的 年 代 为

９９８年⑤;潘光旦认为犹太人是在北宋皇室南渡前５０年或６０年到达开封的⑥,即

１０６６年或１０７６年;陈垣提出,“开封犹太族非宋以前所至”⑦. 因此,许多人在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赵衍荪:«白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参见 TheItineraryofBenjaminofTudela:TravelsintheMiddleAges,p．１１４．
参见许序雅:«萨曼朝统治时期中亚的商业贸易»,«贵州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参见李大伟:«古代入华犹太人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参见陈长琦:«宋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０６页;魏千志:«中国犹太人定居开封时间考»,«史

学月刊»１９９３年第５期.
参见潘光旦:«中 国 境 内 犹 太 人 的 若 干 历 史 问 题———开 封 的 中 国 犹 太 人»,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５页.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７６页.



—１６５　　 —

及开封犹太人到来时间时没有确定年份,以９６０~１１２７年为大致的时间范畴.①

对于开封犹太人的来源,也是众说纷纭. 根据现有研究来看,大致分为“印度说”
“波斯说”“可萨说”. “印度说”的主要依据为来开封的犹太人敬献的“西洋布”、
开封犹太人留下来的三块石碑及其语言特征;“波斯说”的主要依据为开封犹太

人遗留下来的碑文中的波斯痕迹、来华传教士的记载和开封犹太人的历史记忆;
“可萨说”的主要依据则为胡尔达兹比赫的记载、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

的记述和开封犹太人与可萨人的相似之处.② 宋立宏对开封犹太人的来源说提

出了不同看法. 他从开封犹太人的称谓“蓝帽回回”出发,认为他们保留有伊斯

兰教国家中的“顺民”的一些特点与模式,推测开封犹太人应来自伊斯兰教国

家.③ 但这一种说法与“波斯说”有重合之处. 自阿拉伯人灭亡了波斯萨珊王朝

后,不管统治波斯故地的是哪个王朝,其主要宗教信仰都已是伊斯兰教了.
从开封犹太人入华时间来看,１０~１２世纪正好是阿富汗犹太人的“黄金时

代”,不仅人口众多,以商贸为生并积累了可观的财富,而且与当地统治者关系良

好. 从开封犹太人的来源来看,不管持哪种说法,许多学者赞同开封犹太人是从

陆上丝绸之路来到开封的,尽管路线稍有不同. 那么,开封犹太人有没有可能来

自阿富汗呢? 事实上,早就有学者提出开封犹太人的来源不是单一的,不完全来

自印度或波斯,甚至直接提出开封犹太人就来自阿富汗. 徐亦亭认为,流散犹太

人中的一支向东迁徙,经历漫长曲折的转迁后从印度来到开封,但也有来自西域

和波斯等地的犹太人聚合过来.④ 宁平提出,从陆上丝绸之路来中国的犹太人

可能经由印度、阿富汗等地进入中国西藏,再进入内地.⑤ 林梅村以加兹尼犹太

墓地的发现为证,认为开封犹太人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就是阿富汗加兹尼.⑥ 此

外,前面提到的阿富汗犹太人与波斯犹太人相似的生理特征,以及阿富汗犹太人

所讲的波斯方言,也可以证明其与开封犹太人有许多相似之处.
如果说开封犹太人中真的有来自阿富汗的,那么这些阿富汗犹太人从哪里

入华? 一是经由罽宾丝道,该路线始于汉代. «汉书􀅰西域传»载:“自武帝始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郜冬萍:«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以开封犹太人后裔为例»,«“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人类

学高级论坛»,２０１１年,第３３８~３４８页;虞卫东:«犹太人的中国缘———试析犹太人两次来华的不同经历»,
«史林»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参见张倩红、贾森:«丝绸之路视域下的犹太商人———开封犹太社团来历问题研究述评»,«国际

汉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参见宋立宏:«蓝帽回回与犹太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参见徐亦亭:«开封犹太人和中国古代民族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参见宁平:«历史上的开封犹太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参见林梅村:«犹太入华考»,«人物»１９９１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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罽宾”;«后汉书􀅰西域传»云:“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

至乌戈山离.”乌戈山离(即加兹尼)被认为是丝路南道的终点①,但由此南可至

印度,西可通犁靬、条支,西北可到大月氏. 从乌戈山离出发,经过罽宾、难兜、乌
秅、皮山、于阗、鄯善等地进入中国内地. ８世纪后半期犹太人在于阗遗留的两

封犹太—波斯文信件和１０世纪中期阿拉伯诗人米撒尔在«出使记»中的记载表

明,犹太人从８世纪至１０世纪中期仍然生活在于阗及其周边城镇. 这对入华的

犹太人来说极为便利,所以罽宾丝道应该是阿富汗犹太人入华的首选路线. 另一

条路线也经由罽宾,翻越喀喇昆仑山口至赛图拉,北行至皮山或于阗,再进入中国

内陆. １９７９年,德国和巴基斯坦的一队考古学者在从喀喇昆仑山口到奇拉斯一线

发现了大量的题记. 这些题记涉及不同文字,有佉卢文、婆罗米文、粟特文、汉文、
藏文、大夏文、帕提亚文、中古波斯文、叙利亚文和希伯来文.② 题记的内容简短,
大多是过往旅人的题名,如“某某的儿子某某曾到过此处”;也有些记录了在位的

王,但都是小王国的国王,几无人知晓他们的名字.③ 由于题记中没有明确的年

代记载,所以学者们根据各种文字的字母形状来断代,大致推断出它们是１~８
世纪留下的,也有人认为奇拉斯题记的书写年代在４~６世纪.④ 希伯来文题记

数量极少,其中有一条是奇拉斯所有题记中最晚刻录的,只写了两个人的名

字.⑤ 根据前面的题记断代,这条希伯来文题记应是６世纪留下的,最晚不超过

８世纪,表明这个时期有犹太人从这条路走过. 中国史书上也有关于这条路的

记载. 据«北史􀅰吐谷浑传»记载,４４４年,吐谷浑国王慕利延西进攻占于阗,并

从此南征罽宾,曾抵达女国. 女国即«唐书»中的东女国,位于今拉达克一带,与

罽宾相邻. 据考证,慕利延南征路线即由于阗或皮山南行至赛图拉,向西南越过

喀喇昆仑山口,至拉达克的中心列城,再折向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⑥

阿富汗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路段,阿富汗犹太人是丝路贸易的重要参与

者. 他们的商业活动既为自身服务,也为当权者服务,繁荣了地方经济,同时也提

升了犹太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 在全球史的视域下,中世纪阿富汗犹太史不仅是

犹太流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一环. 如今,阿富汗

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成员国家,阿富汗犹太人也在为自己的梦想奋斗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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